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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介研究方法的空间 

潘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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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中介的符号运作，从二维平面转向更多元多维的空间形态，新沟通经验刺激媒介研究

的理论方法也随之变化。新方法推动数字媒介新问题的提出，解除大众媒介范式对数字经验的遮蔽，更突显数字技

术巨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涵义。方法创新是新媒体理论创新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构成。本文从空间视野出发，提

出将身体姿态和感官体验、导航定向、人和非人元素稳定的拼装和多元移动性等问题引入数字媒介研究。针对同一

问题或可制造媒介技术系统运作的断裂或短路瞬间，寻求片段痕迹，或系统考察数字媒介在循环往复中铭刻的“纹

迹”。通过将新的问题意识与两种路径交叉形成矩阵，本文力图描绘数字传播研究方法创新从空间视野切入的整体

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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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为创造力构筑了结构。但创造力很快超越形式之局限。原有结构具有自身特性与合法性，其运行循独特逻辑。生命力创

造出形式，并令其独立。但结构必将与生命力之间保持距离，产生出张力。 

(齐美尔，1971,p.375) 

书写印刷主导的文明传承主要采取线性逻辑形态。人与符号世界(不在场)当下的接触和双向投射，借助纸张或屏幕等二维

扁平化的界面(随后依靠平面透视法)发生。平面化(flattening)作为文化技艺，令人类面对自然与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分析力和

控制感。1 作为代价，大众媒介符号运作中更复杂的空间性被视而不见，空间本身因而被视为符号流动之固有容器，文化也被局

限到话语文本。2譬如，文字书写常被默认为是对声音的记录，克服了语音稍瞬即逝之局限，具有线性结构。书写本身的物质性，

文字平面甚至立体的空间性多被忽视。人类文明成为话语符号的世界—自然科学与人文文化间的裂缝越张越大。 

数字技术令媒介运作获得了更多空间化形态：公共空间的互动大屏，城市地标无处不在的二维码、光影投射、谷歌地图和基

于定位的算法等“地理媒介”即新沟通条件的集中表达。3人与数字媒介的关系无论在隐喻意义还是实际上都更多采用三维空间

的原型。媒介运作不复只是“真实”环境的信息渠道，或随时可关闭的功能装置。媒介成为人们栖身其中的环绕情境本身。研究

方法将算法平台等新媒介落到个性推荐等功能，难免忽视软件编码系统时刻全面重构现实的意义。情境与媒介关系已发生了激

进的反转。“后真相”的哀叹由此发生，文明的传递和创造也随之转型。在数字经验的刺激下，强调将空间视野重新引入媒介研

究方法意味深长。空间视角突破了大众媒介研究范式对传播空间性可能的遮蔽。突出空间维度能对传统大众媒介研究方法有所

刺激，促进新旧理念、方法和媒介经验在碰撞中迸发更多学术想象力。研究方法创新构成了数字媒介理论建构之基石，解除了传

统方法对数字技术特殊性的遮蔽，对深刻反思和理解人类文明的数字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据此，本文力图从空间视野切入描绘数字传播研究方法创新的版图。首先基于空间的概念维度，解析空间视野作为媒介研究

方法带来新的问题意识，提出将媒介化身体姿态和感官体验、导航定向、人和非人元素的稳定拼装和多元移动性等问题引入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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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的问题意识指向媒介空间化概念本身的不同面向。问题意识更新是方法创新的基础依据。对待同一问题既可通过创造技

术系统断裂或短路的特殊“瞬间”寻求片段式的痕迹(traces),揭示媒介运作和自我调整的形式；也可系统探寻数字媒介长期循

环往复运作中逐渐铭刻的“纹迹”(gramme),澄清技术对异质沟通系统稳定的连接转换。
4
两种路径以片段或规律性知识同样有

效地展现媒介运作的空间化形态。随后，将新的问题意识与两类路径交叉形成矩阵，对矩阵中的方法创新择要分析。分析的目的

不在知识传授，而是旨在从空间视野出发，为媒介研究方法创新草拟“路线图”。一则为读者自行探索数字媒介提供参考框架和

资源，也希望由此呈现媒介研究方法创新总体的面貌概览。 

一、作为媒介研究方法的空间 

“作为媒介研究方法的空间”针对的参照是什么?本文提出将空间作为媒介研究的方法(论),意在与大众媒介研究方法、传

播经验和媒介理论“三位一体”构成的稳定范式形成对话。多元的空间化数字经验刺激前者，与后者形成张力，为媒介研究整体

的范式转型提供契机。 

“三位一体”的说法强调研究方法远非中立的“工具箱”。研究方法是紧密勾连、转换媒介经验和传播理论，令三者相互玉

成、彼此互生的一整套实践程序。方法与经验互相召唤，方法与理论互融互渗。三者中经验的无常变化往往“一骑绝尘”,远快

于研究理论和方法进展。三者间的脱节断裂成为斯蒂格勒等倡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前提。5 研究方法的实现，背后总蕴含着一系

列牵涉“媒介为何”的定性设定。无论设定是否为研究者意识到，都会实际上规定其视野内所看到的传播经验。相比清晰阐明的

理论命题，研究方法背后理所当然，相互加固的隐性设定，在静默中反倒更有力地取消了对新媒介经验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故反

思研究方法(论)不仅可以推动研究方法本身的转变，更构成当下新媒体理论建构最紧要的关节和理论创新的引擎。 

大众媒介范式的研究方法正成为坚固持韧的限定形式。
6
不仅方法自身常被视为价值中立“立等可取”的常备资源，透过方

法能见到的研究问题更将媒介技术从实际运作纠缠其中的具体时空，理直气壮地“凭空拔出”。践行此方法所建构之理论多表

述为追求线性逻辑因果的规律性知识。方法(论)令其“信徒”成为学术匠人，愈来愈精细地分析轻盈的符号投射与抽象心理“人

格”间如何产生效果——尽管他们明知自己的身心实际产生并栖息于媒介勾连虚实、循环往复的复杂运作中。研究方法以科学

之名取得了意识形态的意味。7大众媒介的研究方法、传播经验和媒介效果理论互构，逐渐成为自然化的稳定范式。传统理论方

法的“旧瓶”更在很长时间内都能便利地装下新媒体经验的“新酒”。 

数字时代，媒介经验溢出既有理论方法边界的部分越来越多。固化的范式结构对创造力的制约日渐明显。若仍固守传统理论

方法考察数字媒介，很可能将其硬生生缩减为中立的内容传输渠道(仿佛传输与转变可以分开一般)、功能稳定单一的使用对象、

甚至抽空软件代码技术特性后空洞泛指的“新媒体”。以此方式考察传统媒体，则愈发只见树木不见林。据此探究平台或算法，

难免只见到软件代码媒介的片鳞半爪，对其涵义理解也深受旧范式辖制，谬之千里。以抖音为例：软件编码平台和个人共同创生

多种实时变化，勾连线上线下的媒介实践；(具有数字化时空特性的)抖音图像与砖瓦建筑意象间发生复杂糅合，构成抖音城市新

的栖居环境 8;身体(湿件)运动深度卷入硬件和软件技术系统后产生大量新奇诡异的感知体验 9;而个体在与技术系统的交互中，

又实时参与对抖音平台算法的再编码(re-code)。这些新技术特征都可能在传统研究方法娴熟的操演中，消失不见。抖音新媒体

巨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意义，在具体经验中发生的延伸和展开也就此被大众媒介研究方法遮蔽。将媒介研究焦点重新放回复杂

动态的空间经验，能在媒介空间化形式越发多样的数字时代，刺激对传统媒介的再认识，推动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理

论范式的转型。 

二、空间视野的问题意识 

那什么是作为媒介研究方法(论)的“空间”呢? 

空间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论发生了多次转型——与媒介实践和社会交往的关系日益紧密。传统社会学认识空间大多采用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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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制图、透视原理等自然科学方法体系。这种研究方法(论)的选择割裂了空间与社会之内在关联，将空间视为社会交往的

“容器”,给空间经验蒙上了僵化色彩。空间社会学将空间与个体经验和社会结构关联，从理论和方法上逐渐消弭这种割裂。 

空间社会学将社会结构视为空间的基础。莱布尼茨将空间定义为“共在”(co-existence)秩序，将时间定为延续

(succession)秩序。与之相关，卡斯特认为空间即社会。10空间形式和过程由社会动态塑造，包括社会结构位置不同的行动者相

互冲突的价值矛盾。澄清不同行动者的冲突交互构成空间分析方法的关键。而布迪厄认为空间组织并生成社会秩序：特定的空间

形态整合包括阶层、性别和劳动分工等差异。11从既有社会秩序和群体身份认同形成入手考察空间的形态和运作，成为概念背后

相应的方法。吉登斯将空间概念纳入结构化理论，认定空间是结构化混合在场和缺席的重要过程。12在场和缺席在反复组合的结

构化过程中，显现出空间动态和体验。 

从个体实践和体验角度，列斐伏尔提出“三位一体”的空间概念。13其中，空间实践体现利用、控制和创造空间的社会生产；

空间表征包括令空间实践可以理解和言说的符号、代码和知识。而表征性空间指向为了达到象征目的，通过符号和意向加以使用

的空间。解析“三位一体”不同面向的张力，成为理解空间性质的方法路径。而段义孚从个人经验的视角出发，将空间界定为以

移动和有目的的自我经验为中心的坐标系。14栖居于具体地方的多重身体感知与移动实践构成了空间生成最关键的要素。空间的

意义包含了历史、文化、集体记忆、城市认同等丰富维度。空间栖居者扎根日常实践，令新媒体成为在地化媒介，催生出不同尺

度认同的地方性价值。15空间的概念化牵涉感知知识、移动和导航实践等方面，形成对媒介研究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前设。空间视

野为数字时代的媒介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催生不同的方法路径和实践。基于从实践经验角度对空间的概念化，

新的问题意识凸显出媒介运作与身体(间)感知、定位导航、异质行动者的稳定装配和多元移动性等面向的关联。 

首先，空间视角突出了身居其间的感知体验。身体感官居于空间的姿态和结构，乃至共在空间人与人之间具身的相互感知和

彼此交往构成了空间组织最基本的原则。
16
所谓身体的姿态结构指向五种感官体验在特定技术、文化和社会场景中惯常的组合形

式。身体深陷具体的地点、文化和生理网络，是空间经验的媒介 17。新媒介技术越来越肉身化。18空间中身体感官和神经系统不

断外化，前所未见的媒介化身体结构和感觉层次成为可能。新的空间(感知)不断涌现。此外，感知空间中共同在场的其他(仿)身

体，尤其是对话语空间和实体空间互通共享的感知，是社会关系和公共交往的前提。身体感知或社会关系上的亲疏远近，皆与媒

介技术反复的中介有极大关涉。以空间为方法从研究的问题意识上突出了媒介技术对身体体验的再中介。更进一步，媒介化身体

姿态和感官结构的重塑，将数字空间人与人之间新型共通感受和日常交往的生成和维持放置于视域焦点位置。空间的生成变化

取决于媒介在重塑身体体验结构和社会交往上的运作。媒介的反复运作塑造空间，创造我们栖身其中的世界。 

其次，空间本身被界定为具有“坐标系”属性。所谓“坐标系”突出了媒介运作对划分界限差异，标明方向定位，实时导航

和建立秩序的作用。与传统媒介研究方法偏重符号话语传递相比，空间的“坐标系”意象更清晰地提示媒介研究将构成实体空

间和话语空间的媒介实践融合起来的考量 19。数字媒介在空间化过程中，对线性话语空间和多维实体空间的身体感官和心理投射

以新的模态进行交融。计算机虚拟信息网络与实体空间网络打通。对人与非人行动者构成的联动体而言，媒介运行重新界定快慢

远近，在越来越复杂多维的混杂时空感知中发挥实时导航和定位区分的作用。人(们)与技术、符号的循环往复勾连，形成新的空

间方向，获得身体在虚拟实体“航行”的文化审美经验。事实上，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正从线性叙事转向数据库可导航空间。

大众的媒介接触及传播经验，也正从被动的聆听、阅读、观看(穆尔称之为被动的交互性)转向新媒体空间中同步发生的信息涌流

与身体航行。20同时“调节”技术生成和社会生成过程中，“坐标系”从不在场的他者出发，勾画出此处与彼岸，公与私，神圣

与世俗，生疏与熟悉的差异。21如何在砖瓦结构与字节流动不断涌现的耦合中重新定向、制造意义、产生认同，成为空间视角贡

献的问题意识。 

其三，空间将人、物和文化积淀等要素间逐渐自然化的动态关系性(relationality)放到方法(论)烛照下。事实上，空间视

野突出物体或地方的相对位置关系，尤其是由异质系统间多种动态连接(分离)构成的广阔区域。其中，地方作为空间价值和意义

的凝结，供人栖居，由人筑就，经人呈现。地方场景将各种可辨识的舒适物、惯常的人际交往、共同实践和象征元素流动以特定

方式连接起来。
22
而地方与地方之间也越来越多地发生多模态的联结关系(包括分离、连接、嵌套或捆绑等),构成流动性质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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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皆有不同的地方网络。在上述过程中，媒介技术的运作发挥了地方生成的作用。卢曼提出，媒介能将不同子系统专殊化的差异

集合起来，令它们之间顺畅的过渡和转换成为可能。23媒介在中介调和的基础上，常以大量对人和非人行动者具有密切结合能力

的元素形式存在，可以包含任何耦合的能力。数字媒介运作发挥的耦合能力更强，牵涉跨物种范围更广。由此，空间的视角在强

调身体感知同时，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彼此对称，双向交互的“拼装”关系置于媒介研究核心位置。24拼装构成的体系，实现

功能愈强愈广，可见性越低。25在新兴数字媒介不断涌现的环境中，这种“拼装”一方面形成了逐步稳定隐性的数字沟通基础设

施和社会底层结构，另一方面往往体现出媒介技术的暧昧多义，催生大量“游牧”实践的可能。26 

最后，作为空间生成的基石，多样化的移动性成为媒介研究方法中亟需关注的领域。移动性牵涉人、非人、对象物、信息、

图像或资本借助交通基础设施，软件系统的空间流动。27移动性与空间地方的生产一直存在内在的联系：人、物和符号各自的移

动速度，不同速度频率间的校对同步，移动中本身发生的转变都会影响空间感知、意义生产，乃至文化和价值的凝结形态。不同

模态的移动性相互勾连形成时间和空间。社会学家一贯关注社会阶层的上下移动与物理空间的迁移之间存在的复杂相关。数字

化和全球化趋势下，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在虚拟和实在之间，甚至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地方之间进行瞬间往复的跳脱移动，逐渐

成为现实可能。德勒兹意义上打破物化条纹空间，在块茎空间更多即兴的“游牧式”移动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据此，

构成空间远与近、直接与间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实体空间原先植入的体验结构和权力关系随着移动可能性的增加也

发生了变化。如何阐明媒介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大量运输交通技术构成的技术集置)与新的移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捕捉更为

复杂多样的移动媒介体验；如何在新技术环境下反思不同模态移动性之间(包括：社会移动性与虚实两类空间的移动性；符号、

物体和人员迁移不同的移动性；数字沟通与传统官僚等级体系的信息流动等)更动态的关系，成为空间视角给媒介研究提出的问

题簇。 

三、从问题意识到路径方法 

与“空间”作为方法论视角“召唤”出的问题意识相应，目前在媒介研究方法的实际操作方面已出现不少有趣的创新尝试。

这些创新研究方法的探索针对“空间”视角不同的问题意识，大体存在“正向”和“反向”两条路径。 

所谓正向路径，更多直接探讨媒介的惯常运作。关注角度集中于平时常规反复的递归过程，在异质沟通系统间生成相对稳定

的动态勾连和区分。关注落在媒介运作长期铭刻下，具有可重复程序性的“纹迹”(gramme)。方法取向上着力于揭示规律性知识

(rule-based knowledge)以提供解释(explanation),但对于用整齐划一消弭媒介运行每次反复中蕴含的差异保持足够警惕。反

向路径则在研究中探讨打破常态的"事件"或媒介失灵的偶然"瞬间"如何清晰显露媒介技术的运作形式。反向的方法取径假设了

技术运作中突发系统"断裂"或"短路"的传播事件能比"正常"情况提供更多直接指向技术运行的痕迹记录(traces)28。相比纹迹，

痕迹更强调对一次性行动的随机记录。与此相应，反向路径的研究方法更多产生非规律性的偶发片段式知识(episodic 

knowledge)。偶发片段式知识契合了数字沟通经验时空尺度上更离散偶发的特点，推动了对数字经验的理解(understanding)。

解释与理解在方法论上形成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更追求专业客观的规律揭示和控制，后者强调与研究对象在意义结构的合一

立场。 

表 1媒介研究问题意识与路径 

问题意识 A正向 B反向 

1.媒介与身体

感官体验 
虚实民族志 媒介剥夺实验+焦点小组访谈 

2.媒介化坐标

导航 
话语空间与实体空间装配实验+深度访谈 诡异空间导航实验+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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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物与符

号的稳定关系 
基础设施研究 “失灵”实验 

4.多样化移动

的问题 

以技术程序行走和伴随行走方法探究各种模态的移动

中，身心与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之间发生的协调共

振。 

以技术程序行走和伴随行走方法反向探究不同类型的

移动过程中，时空发生错位所产生的诡异体验和媒介

实践 

 

注：表中“+”表示基于问题意识的混合研究方法。 

表 1 展开了问题意识和方法取向维度的交叉。在两个维度八个交叉点上，列出了从空间入手进行媒介研究方法创新的整体

“版图”。我们从中选择目前媒介研究中相对成熟的方法实践，结合前文和表 1呈现的架构展开阐述介绍。 

针对媒介与身体感官问题，正向路径可以采用虚实民族志，反向路径则可尝试媒介剥夺实验结合焦点小组访谈的混合方法

(表 11A1B)。“虚实民族志”不仅关照传统研究关注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意向因素，更牵涉人类身体与技术系统在具体交互中产生

的感官体验，共在空间中社会互动与媒介体验间的双向塑造。具体而言，“虚实民族志”着力于描绘人们在虚拟和现实的混杂空

间中，展开生活经验，诠释新旧文化脉络碰撞中人们的数字化实践(包含惯习、意图、行为、情感、体验、价值等方面)。作为研

究方法，虚实民族志将“田野”设置在数字赛博空间与实体建筑空间越来越多的临界点或界面上，探究临界阈值空间中频繁穿

梭产生独特的身体感受、文化实践和社会交往。譬如，对数字技术高度饱和的现代都市写字楼，进行虚实民族志考察，可揭示白

领居住者如何通过个性化媒介实践，在建筑砖瓦结构和数码网络虚实间，与空间建立关系，获得新的身体感受、社会交往和生存

状态。相比之下，媒介剥夺实验与焦点小组方法的混合则有益于打破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媒介化感官结构和身体姿态。随后探

索打破重组后新的身体感受，互通经验和社会交往如何生发。其中既包括大众媒介社会已经自然化的媒介感官形式(比如，在影

院、商场、街道等空间，有意用数字声音技术搅乱都市生活看电影，都市漫步，购物逛街等实践对视觉的极大依赖),也可探索长

期浸润在模拟数字高度互渗的感官体验中，一旦发生“断网”事件或数字技术故障阻断惯常的媒介化感知时，用户的即时反应、

体验和应对实践。 

针对媒介化坐标导航问题也存在两种路径选择(表 12A2B)。话语空间与实体空间装配实验加上深度访谈的混合设计，借用田

野实验思路探究城市日常话语与建筑多种多样的数字化拼装形式，如何改变身居其中的文化实践和体验感受。研究可将参与者

随机分配到数字文本、人群、砖瓦建筑以不同形态装配形成的情境，结合量化量表和小组访谈揭示身处其中的感受。譬如，在同

一特定的建筑空间场景中(如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口袋公园或思南公馆等地),可将实验设计的虚拟现实游戏要素、对建筑外墙数

字光影投射、建筑空间二维码、数字大屏、位置媒介基于地点的信息推送等数字要素按研究目标不同，有意植入建筑的不同位置

(如，口袋公园不同人群活动的点位，屏幕设置不同高度角度，与座椅、凉亭、阅报栏等其他公共设施间的关系等)。随后对处于

不同条件组的参与者进行量表测试及焦点小组访谈。混合方法能以更精细的颗粒，刻画被试者在新型媒介化混杂空间中如何“导

航”定向，调和新旧关系，产生新的界线差异和审美体验，培育新型都市公共文化和交往。相比之下，反向的装配实验则会在实

验场景的操纵上，刻意创造现实中不存在的“诡异”数字空间场景。通过创设当下的社会生成和技术生成之间各种实际未能实

现的另类可能，揭示数字媒介运行在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场景中得到实现的多重可能。麦夸尔在《地理媒介》中提及“太阳等

式”“联邦广场大屏实验“等数字化公共艺术项目即是此类研究的实例。反向实验有助于将人在另类媒介化场景中身心重新

“导航”定向，创造区分和意义的实践体验显露出来。 

同属正向路径，基础设施研究(表 13A)直指多种媒介技术在运作中建立与本地社会交往，叙事网络和(技术)物体系之间的关

系，如何勾连整合，形成相对稳定的传播底层结构。基础设施研究所关注者并不限于基站、服务器、光缆等大型技术设备的地理

空间分布。关键在于解析异质社会技术系统的生成、连接和相互整合，以及在整合中如何稳定地结构化特定领域“正常“的传播

实践和体验。具体比如田野观察、现场调研、二手数据分析和深度访谈等方法都可用于探究基础设施的形成运作。通过考察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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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间稳定的连接融通，基础设施研究可揭示特定社会-技术结构的生成、固化和转变。相反“失灵”实验则是探索当稳定的底

层基础设施偶然发生功能“失灵”瞬间，人与技术间的关系发生怎样变化调整(表 13B)。在“失灵”瞬间，技术生成与社会生成

间意外的“短路”或“裂缝”(尤其是社会技术系统对其修复、调整或遮蔽过程)或能更清晰显露技术原本隐而不现的运作痕迹。
29具体实施中，“失灵”实验可有意通过人为操作，搅乱或中断传播基础设施的稳定运作、观察、测量，访谈“失灵”媒介空间

中人们实时的身心反应。如，数字音乐算法自动推送的音乐内容与用户既有数据画像明显不符，就会出现推荐“算法”失灵的戏

剧化时刻；智慧城市公共空间中自动化停车系统或智慧交通指挥系统短暂失灵后，算法系统的即时调整都可为研究提供经验。 

最后，正反两个取向上的“行走”方法(表 14A 和 4B)将身心在媒介空间中多模态的移动纳入研究视野。同属“移动方法”

一脉 30,“行走方法”包括技术程序行走(walk-through)31,伴随行走(walk-along 或 docentmethod)等具体移动研究方法。其中，

技术程序行走法主要用于揭露深度卷入特定技术流程，身体或/和意识的运动状况和体验。方法结合了文化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

论的资源，常见于软件研究、人类学民族志和技术界面设计文献。32技术程序行走可用于考察抖音短视频“打卡”实践或数字化

工业机器运行中生产者的身体体验、心理感受和基于身体间通感的社会交往。伴随行走的方法多指研究人员(技术专家、研究者

等)伴随参与者在同步移动过程中，通过访谈、拍摄照片、录像和记录观察笔记等方式捕捉其在数字符号空间和实体空间的身心

体验和文化实践。伴随行走可进一步细分为 docent 方法 33,walk-along 和影随法等多种。譬如，docent 方法能深入被研究者所

处家庭、街道和社区等物理空间，基于地方定位探索移动中出现的媒介实践和意义生产。这一方法从扎根理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既

有方法汲取养料。实施 docent法时，通常邀请参与者引领被研究者在具体地方及附近区域，结合采访、录音、录像和摄影等方

式，即时记录移动中的实践感受。34 研究者随之可按扎根理论路径展开分析编码。而影随法源于 Walker 等学者早期对流水线工

头的研究 35,常见于管理学文献。影随法常令研究者在不干扰自然场景的前提下，紧随研究对象一段时间，对其行为和场景进行

观察。36 

行走方法也存在正反两种进路。正向路径上，行走方法探究人、技术流程、物件和符号话语在运动流转中，各自不同的时间

性和空间性如何在技术调和下彼此校对协调，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身体运动或心神荡漾与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谐振”共

同创生有意义的移动。例如，在抖音城市网红地点“打卡”的经验中，“打卡人”身体在实体空间的移动速度，感官意识同步的

信息接受处理，手指在键盘的操作，抖音技术平台作为“时间性对象”(temporal object)内在蕴含的运动速度彼此往往达成协

调。37这一过程及后果的考察可以通过行走方法中包括影随或 docent 法展开。相比而言，反向路径更偏向利用行走方法探查移

动过程中，不同时间或空间性之间出现“错位”时产生的诡异体验和实践。譬如，walk-along 方法或者docent 方法就可用于考

察全球疫情期间，健康码数字网络的信息流动(速度和范围)与人口跨省市甚至跨国移动间可能存在的错位裂缝。特定地方社会

技术系统如何“修补掩饰”不同移动性之间的错位，多少显露出技术系统运作的基本逻辑。 

将空间作为媒介研究方法，在数字时代尤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数字媒介运作，尤其是移动媒介的发展，恢复了媒介空间

化的多重尺度。在传统书写印刷中，二维平面成为主导性的文化技艺，多重感官的身体体验被“压扁”为文字图像。书写本身的

空间性也被“平面”掩盖。三维环境经透视法转译为二维图像：视觉成为现代生活和技术控制主要的感官形式。数字媒介更丰富

的空间化形态将符号的流动“升维”。符号、人和物质环境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卡斯特所谓“无时间的时间和流动空间”与原

有模拟时空高度混杂。数字媒介成为我们安身栖居所在。今年3月 15日，抖音、今日头条、微信、淘宝、百度、大众点评、微

博、小红书等 App宣布上线算法关闭键，允许用户关闭“个性推荐”。关闭功能本身也被整合为算法平台系统的运作部分，构成

数字社会交往和感知的基础。本文围绕空间方法(论)的阐述，意在推动媒介研究方法挣脱大众媒介“平面”范式对数字媒介新

问题的遮蔽。媒介研究方法创新是新媒体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组成，更是理解新技术巨大的社会文化意义，为人类集体居于数字

世界“重新定向”的关键。 

注释： 

1 Kramer,S.,and Bredekamp,H.Culture,Technology,Cultural Techniques:Moving Beyond Text,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13,30(6),pp.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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